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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芝加哥学派是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大本营， 他们提倡实际经验的重要性， 对于新闻报纸

等传播媒介， 他们也更多地认为是 “传递信息”。 但跟美国后来占据绝对主导位置的经验主义媒介研究有

所不同的是， 杜威等人不仅将报纸等传播的功能定义为主要是 “传递信息”， 也把传播视为调和美国社会

冲突的工具， 是 “意义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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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汉娜·哈特在讨论媒介文化在美国发展状况时认为， 在美国， “传播研究就在一种社会科

学的功利主义氛围中发展， 这种社会科学强调秩序， 偏爱真实社会问题的语境， 把复杂的理论问题搁

置一边， 以便研究从传播行为到媒介结构的经验主义现象。 按照戈尔德纳的论断， 传播研究代表 ‘一

种功利主义文化的社会科学， 它总是倾向于无理论的经验主义； 在这种经验主义中， 问题的概念化具

有次要地位， 主要的经历用于计量、 研究设计、 实验设计、 抽样或方法。’ ” ［１］ 芝加哥学派便是实用主

义哲学和社会学的大本营， 杜威、 帕克等人提倡实际经验的重要性， 对于新兴的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
他们也更多地认为是 “传递信息”， 这种实用主义的媒介观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传播学科的发展。

和美国后来占据绝对主导位置的经验主义媒介研究有所不同的是， 杜威等人的媒介研究与其社会

学研究目标一致， 均有浓厚的参与民主和社会批判的意识。 他们不仅将报纸等传播的功能定义为主要

是 “传递信息”， 也将传播视为调和美国社会冲突的工具， 强调传播是 “意义的共享”。 在进步主义和

改良主义观念支配下， 他们对报纸等大众媒介怀有热忱， 希望借助它们改变美国社会的不良风气， 让

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文明。

一

丹尼尔·贝尔在其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一书中用 “清教精神” 和 “新教伦理” 概括美国社会的

核心价值， “清教精神” 是理想主义， 强调节欲和严肃的人生态度， 也就是强调进步、 理想， “清教徒

订立了契约， 它要求人人按规定的楷模生活”。［２］其代表人物是乔纳森·爱德华兹； “新教伦理” 则强调

工作、 勤奋， 讲究实际利益，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贝尔说在富兰克林的词汇里， “关
键的术语是 ‘有用’ ……他发明了新式火炉、 建起一座医院、 铺设街道、 组建城市警察， 因为这些都

是有用的项目。 他相信上帝是有用的， 因为上帝奖善惩恶”。［２］（１０５） 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就是追求民主理

想和讲究实用主义。 美国传播学科的发展与这两方面密切关联， 传播学科体现了美国的民主精神和进

步观念， 同时强调该学科的实际效果和应用价值， 重视为商业和市场服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拉扎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４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 （１４ＦＸＷ００８）、 江苏省教育厅 “传播创新与

社会治理” 创新团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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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菲尔德、 默顿等人的经验和功能主义研究占据着绝对主流位置。
提到实用主义不得不提约翰·杜威 （ 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 杜威是 ２０ 世纪以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

物， 他和米德、 库利等人开创了芝加哥学派， 其实用主义哲学主导着美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和日常

生活， 也深深影响了传播学科的发展。 杜威强调哲学对社会的实际功用， 注重人类经验与哲学的关联。
在 《哲学的改造》 的开头， 他上来就强调了经验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他认为经验也是哲学的起源：
“人与下等动物不同， 因为人保存他的过去经验。 过去的事在记忆里还可以重新经验过。 我们今天做的

事并不是孤立的； 每一件事的周围， 隐隐约约地都是一些和这件事相类似的过去经验。 下等动物的经

验一过去就没了； 每一件新动作， 无论是施是受， 总是孤立的。 人的经验却不然； 每一事里常带有过

去经验的回响与追念， 每一事常使人想到他事。 因此， 我们可以说， 禽兽住的世界只是一种物质的世

界； 而人住的却不仅是物质的世界， 乃是一个充满着符号与象征的世界 （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ｓｉｇｎｓ ａｎｄ ｓｙｍｂｏｌｓ）。
一块石头不仅仅是坚硬碍人的东西， 也许是一个祖宗的墓碑。 一派火光不仅是暖热燃烧的东西， 也许

是家庭生活的一种标识； 不仅是烫手伤人的火焰， 也许是我们最爱护的家庭炉火呢。 这种区别， 人与

禽兽所以不同， 人文与天然所以大异， 只是因为人能记忆， 能保存他的经验。” ［３］

杜威强调经验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 人类一切文化和艺术， 包括人类的社会组织和制度、
乃至幻想和神话都是在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 杜威批评那种不切实际的、 空洞的 “理想主义”， 他认为

任何观念都和经验相关。 他以电报、 电话等大众传播媒介为例， 指出人类的许多发明虽然看上去是观

念和妄想， 但这些观念和妄想其实都会在经验世界中变为现实： “观念成了一个立脚点———人根据这个

立脚点去审查现在的事变， 而且看看其中有无东西能暗示远距离的传达怎样实现， 有无东西可以用作

长距离谈话的媒介……一个幻想， 一个愿有的可能， 而渐渐成了实际的事实发明继续下去； 最后我们

有电报， 电话， 其初用线， 以后就不用任何人造的媒介。 具体的环境顺着人所欲望的方向改变； 环境

不特在想象上理想化， 并且在事实上也理想化了。 理想， 因它的被用为观察， 实验， 选择， 组合具体

的自然的作用之工具或方法， 而成为现实了。” ［３］（７６）

在杜威看来， 各种各样的观念就是这样， 在实际的经验操作中一步一步成为现实， 而哲学的首要功

用就是将经验加以合理化。 杜威希望哲学能够有用于社会， 参与社会改造。 现代社会在杜威看来是一

个 “团体社会”， 个人是团体中的一部分， 只有通过相互传播、 交流和合作才能为每位个体增加 “福

利”。 在这里， 杜威特别强调了 “传播” 和 “共享” 在社会中的重要性： “社会是许多结合， 不是单一

组织。 社会意义是结合； 大家合拢从事于共同交际与动作， 以期将任何种可由共利而增广稳固的经验

得更圆满的实现。 所以， 有多少可由互相传达， 共同参与而增多的福利， 既有多少的结合……一个福

利被人自觉地实现的情境并不是暂现的感觉或私人的嗜好之情境， 乃是共享交传的情境， 即公共的，
社会的情境。 就是隐士也与神人冥契； 就是守财奴也爱伴侣； 极端利己的人也要一帮的喽啰或某个伙

伴共享所得的物品。 普遍化即是社会化， 即是把共享福利的人之面积与范围扩大起来。” ［３］（１２９－１３０）

由上面可以看出， 杜威不仅强调经验对于个体的重要性， 他更看重经验在团体中的价值。 实际上，
杜威批判和反对极端的经验主义、 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他认为个人与团体在社会中应该形成相互联

系的 “有机共同体”。 在这点上， 我们看到杜威与雷蒙·威廉斯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的契合性， 他们均重

视团体和共同体对于个体的意义。 丹·席勒也指出， 杜威对传播科技有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 即将传

播视为 “社会共识的推进器” ［４］ 。 詹姆斯·凯瑞在讨论杜威媒介观的时候也强调了这点， 他认为， 杜威

其实很重视将传播视为一种具有 “仪式功能” 的活动， “杜威的著作所展示的才华来自他对传播这两个

对立观点的研究， 传播是 ‘最奇妙的’， 因为它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 它产生了社会联结， 无论真情

还是假意， 它把人们连接在一起， 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有了可能， 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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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内循环， 社会便成为可能。” ［５］

因而，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不仅是具体的、 经验的操作， 而且包含了他对人类社会的期望和理想，
他所倡导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理念， 与后来传播学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和功能主义研究

理念有天壤之别， 他渴望看到世事与哲学、 科学与情绪、 实在与理想、 经验与理性、 逻辑与道德的互

相融合， 而不是相互对立。 他说： “我们现在之所以在理想的事情上衰弱， 是因为智慧与热望分裂。 环

境的压力强迫我们在我们信仰与行为的日常琐屑上向前走去。 但我们更深的思想与欲望全是转回头看。
到了哲学与世事的途径合作， 把日常琐屑的意义弄得明白而一贯， 科学与情绪将要互相渗入， 实行与

想象将要互相抱持。 诗与宗教感情将成为不待强迫而开的生活之花。 去促进这个对于现有的事变趋向

之意义之表白与披露， 正是过渡时日的哲学的工作。” ［３］（１３４） 他对自己的哲学研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认

为自己所从事的实用主义哲学不过是过渡时期的哲学而已。

二

乔治·赫伯特·米德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ｅａｄ） 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另一位开创人， 与杜威一样， 米德

强调经验对于个体的重要性， 认为个体自我本来就是 “产生于经验”。 不过， 米德也反对极端的个人主

义和经验主义。 他认为个人并不能直接经验他自己， 个人经验来自于社会经验， 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

系是很重要的， “自我， 作为可称为它自身的对象的自我， 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 并产生于社会经

验。 当一个自我产生之后，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为自身提供了它的社会经验， 因而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完

全独立的自我。 但是无法想象一个产生于社会经验之外的自我。” ［６］ 在 《心灵、 自我与社会》 中， 米德

提出了著名的 “符号互动理论”， 他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中， 个体通过与他人进行互

动、 合作和交流了解自我， 而人们的交流又是借助于 “符号” 来完成； 反过来， 个人发展也与共同体

的发展密切关联， 个人要了解自己， 也必须 “以个体本身积极参与的某种合作作为参与交流的唯一可

能基础”。 哈贝马斯在讨论米德的 “符号互动理论” 时也指出， 米德在讨论自我或者说个性的时候特别

强调了个性和自我的社会化过程： “显然， 个性也是一种社会产生的现象， 这种社会产生的现象是社会

化过程本身的一种结果， 而不是一种脱离社会性的残存的需求本性的表达。” “他的出发点是， 通过语

言交往媒体形成同一性； 并且因为自己意图、 愿望和感情的主观性决不能脱离这种媒体， 所以 ‘主格

的我’ 和 ‘宾格的我’， 自我和超过自我必须由社会化同一过程中形成。” ［７］ 无论是 “主格的我” 还是

“宾格的我”， 都是社会化的产物。
在讨论人们如何互动交流时候， 米德甚至提出了类似 “意见领袖” 的观点。 他认为在人们交流过

程中， 团体领袖的意见有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是团体领袖将一盘散沙的人们聚拢到了一起： “偶
尔会出现这样一个人， 他能比其他人更多地理解过程中的一个行动， 他能把自己置身于同共同体中所

有群体的关系中， 共同体的态度尚未进入共同体中其他人的生活。 他成为一个领袖。 封建秩序下的各

个阶级互相之间如此隔离， 虽然它们能在一定的传统环境中行动， 却不能互相理解， 于是便可能出现

一个个体， 他能理解群体其他成员的态度。 那种人成为极其重要的人， 因为他们使各个完全分离的群

体有可能进行交流。” ［６］（１８２）

米德还特别强调传播媒介在帮助人们互相交流、 促进社会共同体形成方面的重要作用： “新闻业所

运用的那些传播媒介的极端重要性一望便知， 因为它们报道各种情况， 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态度和

经验。” ［６］（１８２）与杜威一样， 站在建立理想的美国民主社会的角度， 米德的 “符号互动理论” 其实充满了

理想主义色彩。 他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些有许多共同的社会利益组成的共同体， 任何社会发展必须以社

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基础， 而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 个人应该有意识地参与社会变革，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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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最终建构一个 “普遍的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的理想， 人类社会进步的

理想或最终目标， 是达到普遍的人类社会， 使得所有人类个体都具有完善的社会智能， 以致所有社会

意义都同样反映在他们各自的个体意识中， 以致任何一个的动作或姿态的意义 （凭借他采取其他个体

的社会态度对待自身并对待他们共同的社会目标或意图的能力， 由他实现并表达在他的自我结构中的

意义）， 对于它们作出的反映的任何个体来说都一样。” ［６］（１９６）

在杜威和米德的身上我们看到，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并非是简单的实用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 他们

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民主观念、 社会情怀和共同体意识， 他们对美国社会充满理想和热情， 希望通过个

人和团体的实际努力， 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改变社会不良风气， 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健康美好， 从而

建立一个重视个体参与、 人人平等、 富有秩序的共同体世界， 这个共同体世界既包括个人生活的家庭、
社区， 也包括整个城市和国家。

三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创办于 １８９３ 年， 是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该系云集了

一大批著名的社会学家， 除了杜威和米德之外， 还有 Ｒ􀆰 Ｅ􀆰 帕克、 Ｅ􀆰 Ｗ􀆰 伯吉斯、 Ｒ􀆰 Ｄ􀆰 麦肯齐等人。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正值美国城市蓬勃发展之际， 芝加哥学派将目光投注到城市身上， 对城市里的许多问题

展开了深入研究。 在这些学者之中， Ｒ􀆰 Ｅ􀆰 帕克 （Ｒ􀆰 Ｅ􀆰 Ｐａｒｋ） 是灵魂人物。 帕克是杜威的学生， 早年做

过新闻记者， 他长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 可以说是近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 在帕克看来， 城市

不仅是由许多单个人、 街道、 建筑物、 电灯、 电话等各种事物组合起来的结合体， 城市也是 “一种心

理状态， 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 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 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

情所构成的整体。” ［８］帕克接受了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的观点， 将城市看成是人类文明的场所， 集中了

人类的文明形态。 在帕克时代， 人们还不怎么关注城市， 帕克提醒人们要更多地关注城市问题。 帕克

仔细考察了城市中的邻里关系、 社区报纸和移民现象， 探讨了城市的工业和道德状况、 城市中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的气质和环境问题。 帕克特别注意社会变革对于城市人社会关系的影响， 他发现

随着美国大城市日新月异地变化， 传统的社区习俗、 情感和邻里关系都在悄然发生变化， “教堂、 学校

和家庭———在大城市中， 人口很不稳定， 同一个家庭与孩子可能分别在不同的地点做工， 而且工作地点

相距很远， 许多人在大城市中互相毗邻而居， 但却几年之中甚至素不相识， 在这种环境中首属团体的

亲密关系削弱了， 基于此种关系的道德结构秩序也逐渐消逝了。” ［８］（２５）由于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解体，

相应地城市犯罪和不文明现象增多了。 而为了控制城市里日益增多的犯罪行为和不良习惯， 帕克看到，
新的社会控制手段产生了， 那就是通过法律、 监狱、 宣传、 教育和舆论来控制社会。 例如通过宣传让

政府所做的一些事情为民众知道， 政府的效力就得到了民众的认可。 而 “舆论” 在社会控制中也是很

重要的： “舆论， 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 在以次级关系为基础上而建立的社会中， 已经成了十分重

要的手段形式。 大城市就属于上述类型的社会， 在城市范围内， 每一个团体都需建立起自己的环境，
当环境条件稳固时， 道德秩序就会朝适应这些条件变化。 次级团体以及常常表现为习俗和舆论的城市

时尚， 并不明显地表现为道德的形式， 而且会成为社会控制的支配性力量。” ［８］（３９）

哪些机构能够控制、 启发和利用社会舆论呢？ 帕克提到了报纸等新闻事业在这方面的巨大作用。 在

帕克看来， 报纸是 “城市范围内信息传递的重要手段。 公众舆论正是以报纸所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的”。
帕克的传播观接近拉斯韦尔等人的观念， 认为报纸最主要的功能是 “传递信息”。 帕克做过许多年记

者， 还曾与杜威策划创办一份反映社会的新兴报纸， 在芝加哥学派里， 他对于报纸尤其是对移民报纸

的研究无人能及。 在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中， 帕克对美国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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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做了详细介绍， 通过深入研究， 帕克意识到报纸不仅具有传递信息和社会控制的功能， 而且是文

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移民们到了美国之后， 创办了许

多使用自己母语的移民报纸， 移民报纸能将移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使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共同语言、
维系彼此关系和保持自己的族裔身份认同。 当然， 移民报纸在这里还发挥了一个更大作用， 那就是提

供各种有用的资讯， 帮助移民融入到美国这个新的、 更大的文化共同体中： “欧洲裔农民在这里第一次

看到这样的报纸： 写的是他们感兴趣的事情， 用的是他们说的语言。 他们在这里第一次形成阅读习惯。
报纸使他们与他们的共同体———主要是他们的族群———的当下思想和当下事件建立了联系； 该族群的兴

趣一方面融入祖国， 另一方面融入更大的美国共同体。” ［９］

所以， 移民报纸不仅 “传递信息”， 更是建构安德森所说的 “想象共同体” 的传播媒介。 本尼迪克

特·安德森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Ｒ􀆰 Ｏ’ Ｇｏｒｍａ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在其 《想象的共同体》 （ 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一书中

谈及美洲早期移民报纸时， 就特别强调报纸在建构新的民族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 “加拉加斯

（Ｃａｒａｃａｓ） 的报纸以相当自然的， 甚至是不带政治性的方式， 在一群特定组合的读者同胞中创造了一个

这些船舶、 新娘、 主教和价格都共同归属的、 想象的共同体。” ［１０］ 帕克也看到了这一点， 指出报纸具有

启蒙作用， 培养了许多移民的阅读习惯， 提高了移民群体的智识水平； 帕克强调移民报纸在维系移民

们共同民族文化的同时， 促进了移民融入到 “更大的美国共同体” 中， 这是移民报纸更重要的作用，
因为帕克发现， “仅仅是定居和受雇， 移民就对美国的事件、 习俗和观念产生了兴趣， 为了 ‘过日子’，
移民需要熟悉这些东西。 外文报刊必须刊登美国新闻来满足其读者的需要， 这样一来， 它们就加快了

将这种个人需要转变为对美国的普遍兴趣的发展。” 移民报刊的主编也都宣称， 他们的报纸不仅是传播

新闻， 帮助移民融入美国环境的媒介， 更是向他们翻译和传输美国方式和美国理想的途径。［９］（７７） 结果，

经过移民报纸的宣传和灌输， 移民们很快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转变为 “美国人” 了。
帕克深怀平民主义意识， 他积极评价报纸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批判， 强调报纸媒介代表着一种 “新

的文学和新的文化”。 在他看来， 报纸不仅传递信息， 而且启蒙社会大众， 打破了少数人的知识特权。
通过报纸， 普通人可以更好地思考 “现实生活”， 看清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学到许多新知识和新文

化： “通过通俗报刊这种媒介， 原本是少数人特权的 ‘学习’， 也可为大多数普通人所拥有。 与现代科

学的首次接触产生了广泛的智识激荡， 新思想引发了冲击， 犹太人生活的整个框架被打碎了。 年轻一

代， 尤其是其中更有热情和智识的那些人， 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至少向普通人提供

了一种观点， 他据此可以思考现实生活。 社会主义使血汗工厂成为一个智识问题。” “在同样的作用下，
社会主义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它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 它还成为对生活的批判。 社会主义报刊不再

单单地是教条主义的喉舌， 它还成为一种文化工具。 所有个人的、 人类共通的、 实际的问题都在它的

各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它在普通人生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和新的文化。” ［９］（９４）

帕克甚至高度赞扬了社会主义报刊的文化作用， 直接表露了他对通俗报纸的态度， 显示出他浓厚

的底层情怀和社会主义倾向。 在这点上， 帕克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代表威廉斯、 霍格特等人的

媒介文化观是很接近的。

四

从杜威、 米德和帕克这三位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来看， 他们虽然都强调实证， 但是在进步主

义和改良主义观念支配下， 他们对报纸等大众媒介怀有热忱， 希望借助它们改变美国社会的不良风气，
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文明。 美国学者丹·席勒在讨论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传播观念时指出， 杜威

等人将传播视为调和美国社会冲突的工具， 强调传播是 “意义的共享”， 这些想法过于理想主义，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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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等人并没有具体说清楚人们该如何共享意义： “有人将意义的分享神圣化， 这也仅是宣布， 这个理

念相当鼓舞人心。 但这并不是说， 所有的意义 ‘全部可以’ 分享； 同时， 即便意义可以分享， 分享的

社会方式可能也难以计数， 一端是实用主义者的最大偏好， 是彻底的、 非正式的合作， 另一端是具有

强制与胁迫意义的教化。 另外， 我们还得考量， 人们对于一个概念可能无知， 无动于衷或敌视。 人们

在 ‘传播过程’ 中分享的是什么、 以什么方式分享， 这些都是引发深刻议论的课题。 这样看来， 一方

流于夸张， 将传播概念限定为意义分享的能力， 同时认定这个概念不容置疑， 并且加以系统化的夸大；
另一方却又认定社会的孪生现实是结构冲突与支配。 既然如此， 那么， 我们又怎么能够将这两种概念

调和于传播领域本身呢？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实用主义者毫不提及这个问题； 甚至避开这

个问题。 相反， 他们采取另一种做法， 假设有一种超越一切， 以及先验存在的合作式传播； 他们从这

个假设出发， 发展社会关系。” ［４］（５５－５６）但正是出于理想主义的文化和社会情怀， 使得杜威等人的实证主

义传播思想与后来传播学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和功能主义传播思想有了本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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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ｒｉｃａ，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ｄｉａ ｉ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ａ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ａｌ⁃
ｓｏ ｖｉｅｗ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 ｓｈａｒ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
Ａ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ｉｇ Ｓｃａｎｄａｌｓ

Ｃｈｅｎ Ｍｅ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ａｌ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ｒａ．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 ｔｅｘｔ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ｓ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ｓｋｙ ｈｉｇｈ
ｐｒｉｃｅｄ ｓｈｒｉｍｐ” ｓｃａｎｄａｌ，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ｌｏｇｉｃ ｂｅｈｉ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
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ｅｅｋ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 ｔｒａｓｈ ｔａｌｋ” ｉｓ ｓ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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